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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软件搜索“东村”，需要注意的是，兴安华江
瑶族乡也有村子为此名，导航要选择离市区距离较近的
地址。　　        （记者胡晓诗 整理）

　　灵渠最高峰的时候，有三十六道陡门，这个事情二哥知
道。因为在撰写另外一个系列故事的时候，手头掌握的资料
显示，在北宋时期的李师中主持下，灵渠得到了大面积的修
缮，陡门增加到了三十六道。
　　一些年前，可能是十多年，但也说不定是二十多年，二
哥曾在灵渠现场目睹过立陡门蓄水、然后开闸的示范过程，
当时没有太多感触，毕竟只是一道陡门的示范——— 前期准备
得太久，还要敲锣打鼓，都有些不耐烦了——— 加上灵渠本身
也没有多宽，就有点像小鱼塘放水，不管是陡门，还是开闸
后的水势，都算不上震撼。但现在想来，如果是水渠里面还
停着船，首尾相连，一条接一条，并且船上载满了物资，不
管是岸上的，还是船上的，所有人都蓄势待发，只待陡工一
声“开陡门喽”的大吼，然后大木锤子哐当抡在陡门的关键
部位上，那感觉必定完全不同。所以，未经他人苦，莫劝他
人善……好吧，换句可能更合适的总结词：不在现场，永远
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好像还不是很到位？嗯，干脆就……永
远不要低估劳动人民的智慧。
　　关于劳动人民的智慧这件事，里面有很多故事，一聊开
了，那简直就收不住尾。
　　早些年，二哥曾经听母亲说起过她年轻时的一件往事。
当时她患上了严重的疟疾。
　　那个时候，乡下偏远地方，这个病根本无药可医，即使
有，也没钱买。怎么办？只能熬喽。每天一到固定时间，就
打摆子，浑身抖个不停，发冷，盖几床被子甚至压上冬天的
棉衣都没用，还是抖得跟触了电一样。真要是触电嘛，用桂
林话说，抖两下也就克菜了，倒是干脆。但这打摆子不同，
完全停不下来，等真停下来时，母亲说，那人就跟死过一回
似的。这点二哥能想象得到，全身肌肉高频率收缩震动，完
全不是在健身房里练肌肉的强度可比，超量的乳酸分泌沉
积，打摆子停下来后，以为可以松口气，但全身上下酸痛到
死的无力感，一样的要命。
　　后来母亲的外婆，用了一个不知哪里听来的办法，彻底
解决了母亲的问题。据母亲描述，“外婆从很隐秘的地方找
了两块饼干，带着我上山”，山路很窄很陡，基本上都是平
时上山捡茅草的人踏出来的。你说它是路，也可以算是路，
确实地上的草被踩踏出了痕迹，但过两天没人走，上面的荆
棘杂草又长得密密实实。后来走到一个转弯处，先是往左边
的灌木丛里走了一段，随即“外婆叫住了我”。按照母亲的
描述，外婆把那两块饼干放在地上，还专门拿根树枝往荆棘
丛的深处捅了捅，然后示意母亲走另外一条路，路上也到处
是刺的灌木丛。母亲说，她听到外婆在放饼干的时候，嘀嘀
咕咕说了一番话，具体说什么记不清了，但那语气就像是跟
一个调皮的晚辈商量什么事情。
　　“外婆带着我，东绕西绕了好久才回家，那两块饼干也
不要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明显咽了咽口水，这说明她
经常挂在嘴边的小时候悲惨的饥饿故事，多半不会做假。然
后，如你所知，母亲的打摆子症状从第二天开始就彻底没
了，整个人就好了。
　　这样的神奇故事，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一是母亲没有
骗二哥的理由，二是她在跟二哥讲这个故事之前，并未经常
性地向他人说起，排除了以光怪陆离故事吸引他人注意力的
可能。所以，二哥相信母亲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过，其中
的原理是什么？母亲至今也搞不清楚。母亲说她学医后，曾
经私下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老师也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回
答，想了半天后，讪讪地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也许你这
病，本来就到了要好的时候了，凑巧了。
　　老师的说法避开了怪力乱神，也是没错的，说不定还真
是巧合。
　　但真的只是巧合吗？有没有可能是母亲在灌木丛里钻的
时候，皮肤刚好碰到了某种能治疟疾的草药呢？又有没有一
种可能，外婆带着母亲在山上转的时候，那天的运动量和行
走路线，刚好触发了母亲体内某项密而不察的生理机能，这
项机能，巧好又能治疟疾，于是母亲神奇地自愈了……
　　这个世界上，尚有很多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实际上，
包括西医在内的科学一直在进步当中，时不时也会否定自己
早前一度十分确信的一些理论。所以，母亲这件事情，二哥
更愿意把它归结为劳动人民的智慧。就像灵渠的陡门，在当
年生产力那么落后的情况下，货船不用动力也能逆水上行，
也是近乎神迹一样的事情。现在的我们当然能够解释灵渠的
工作原理，认识到这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但在当年，很
多人可能也是一头雾水的。

　　公元前 214 年，灵渠凿成通航，秦朝大
军随后迅速统一岭南。从此以后，珠江流域和
长江流域便通过这条人工运河连通在一起，推
动了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
流，促进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和经济
社会的发展繁荣。灵渠蕴含着古人水利建筑的
高超技艺和智慧，特别是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
船闸雏形——— 陡门，基于陡门的管理和维护，
又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水运管理专门机构和队
伍——— 陡军，至今他们的后裔还生活在灵渠周
边的多个村落中。其中，兴安镇东村就因保存
完好，成为研究灵渠陡军文化的重要标本。

一支对灵渠有特殊贡献的队伍

　　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其陡门
的设立更是灵渠工程的精妙之处。陡门又称
“斗门”，亦简称“陡”或“斗”，是建于灵
渠航道上，用于壅高水位、辅助通航的建筑
物，陡门的结构和功能类似于现代的水闸工
程，是最古老的船闸雏形，因此陡门也是世界
船闸之父。
　　灵渠因为有众多的陡门，故又叫陡河。唐
代灵渠全线有陡门 18 座，宋代增至 36 座，
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明确记述了陡门的
数量并形象描述了其如何运行以实现通航：
“渠绕兴安县，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
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
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
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巧妙，无如灵渠
者。”灵渠上的陡门主要是在枯水时发挥作

用，水少时关闭陡门，蓄积上游河水，等水
深达到要求后，船只就可以航行。每座陡门
都控制或改善相应的一段渠道水深、水流情
况，船只就这样逐段通行。
　　灵渠具体始于何时修造陡门，一直众说
纷纭，有一说是秦朝史禄奉命开凿灵渠时即
已修建，另一说陡门最早是由唐朝李渤开
创。秦朝修建灵渠的时候是否建有陡门，没
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但在鱼孟威《桂州重修
灵渠记》中，明确记载了李渤修建的陡门。
　　守陡人伴随着灵渠陡门的产生而出现。
唐宝历元年（ 825 年），李渤就已经安置
专人看守，史载“观察使李渤遂叠石造堤，
如铧嘴，劈分二水，置石斗门一，使制之在
人开闭”，也就是说在唐朝，守陡人就已经
出现。他们被称为“陡军”“陡夫”，陡军
头目称“渠目”或“渠长”，负责陡门的开
启关闭以及日常的维护，这也是灵渠形成的
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
　　千百年来，守陡人一直默默无闻地履行
着开闭陡门以便过往船只通航的职责，“启
闭无时休”。兴安县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会会
长杨迪忠介绍，关于守陡人的来源，最广为
流传的当属明朝季、颜、宿三姓奉命守护陡
门的故事。明洪武二十九年（ 1396 年），
明王朝为征讨桂西南丹一带农民反抗，派兵
部尚书唐铎负责军事，敕命监察御史严震直
负责通修灵渠保证军运。严震直疏通灵渠
后，其部下季、颜、宿姓三位指挥使接到朝
廷命令，留下护屯灵渠陡门。从此，季、
颜、宿三将军和他们的后代定居在灵渠沿岸
季家屋场村、枞树山村、茄子塘村、溶江街
附近一带村庄里，奉旨实行军屯，世袭守
陡，直到民国。
　　明永乐四年（ 1406 年）黄福的《奉使
安南水程日记》，是目前所知关于陡军的最
早记录：“驿之南北，设闸三十六所。驿以
北闸十，水流而北；驿以南闸二十六，水流
而南。每处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
这里所说的“军”，即留守灵渠陡门的陡
军。据此推算，明代的灵渠陡军总人数在
72 人以上。
　　在古严关下，立于清雍正二年（ 1724
年）的《万古沾恩》石碑，记录了灵渠陡军
为过往官船准备物料、升帆、过陡门、过堰
坝等日常工作，这是目前发现记载陡军职责
的唯一一块石碑。
　　杨迪忠告诉记者，在由三姓掌管灵渠陡
门的时期内，出现雇佣等多种方式将陡门分
配给他姓守护。因此，当今守陡人的后裔群
体除季、颜、宿三姓外，另有唐、易、艾、
周、汤五个姓氏宗族。近年来，兴安文史专
家在灵渠奇景之一“古树吞碑”的碑文上，
新发现有文姓渠目，这为陡军文化研究提供
了又一重要史证。

陡军后代书写别样历史

　　历经时代的发展演变，陡军由最初的几
人发展为几十、几百人再到现今几千人的守
陡人后裔。他们见证了灵渠历史，也参与和
创造了灵渠文化。
　　作为三姓陡军代表的季氏家族，长期以
来就是其中经济条件、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
比较优越的家族。作为灵渠陡军的后裔，季
氏后辈承袭先祖季从善的使命，在灵渠岸边
世代繁衍生息，履行守陡护渠的职责，依靠
守陡屯田，耕读习武，家富官达，逐渐成为
兴安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
　　杨迪忠介绍，据东村季氏家谱及其开基
祖公季登弟墓志碑载，大约在嘉庆年间
（ 1796 年— 1821 年），因为管理和守护
村周边的灵渠几个陡门，季从善的第十一代
裔孙季登弟从季家屋场村迁居东村。

　　东村因位于灵渠南渠东岸而得名。这里
地理位置优越，水陆通达，背倚自南而北耸
立的船山，只见灵渠从村前蜿蜒流过，有十
六陡、十七陡等陡门遗址，东村桥横跨其
上，其又名侍郎桥，据乾隆五年《兴安县
志》记载，此桥是北宋兴安第一个进士、刑
部侍郎唐则所建。村前的湘桂铁路上，不时
有火车呼啸而过，东村一直见证着湘桂古道
上的繁忙。
　　目前，村中有季、陈两姓， 300 多
人，以季姓为主。村中原有杨姓人家，后移
居他地，现在仍留有清道光 23 年(1843 年)
季氏与杨氏签订的地契。
　　走进东村，随处可见的老物件向世人讲
述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历史记忆——— 古民居的
红双喜窗，展现了季氏族人高雅的审美情操
和祈求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两三百斤重的
练功石，凝聚着村人勤学苦练的汗水；四面
刻有关于五百堰禁止毒鱼等内容的清代碑，
记录下了沿岸群众保护灵渠流域生态环境的
共识。
　　季氏先祖依灵渠水运之利，经商有道，
富甲一方，广结名门，勉励后代读书入仕，
造就了兴安季氏家族在清中末时期的鼎盛，
族人中有文举人和武举人兄弟，一些贡生和
庠生，为官者有千总、知县、四品官员等，
还有例授州同、武略骑尉、文林郎、奉政大
夫、诰封二品资政大夫、二品夫人等。在东
村季氏子孙中，有较大影响的当属季华甫，
他是清代的道员，官衔为正四品，被称为兴
安的善人和伟人。
　　杨迪忠介绍，季华甫能获得如此高的评
价，与彭榕和许鼎华两人有着密切关系。彭
榕是兴安县最后一名举人，民国初年曾任广
西法政学校校长，后脱离政界，回家乡做过
中医，自办经馆教学。彭榕在青年时代就对
季华甫十分仰慕，在他看来，季华甫的乐善
好施，是造福于人民和社会的，是在实践社
会主义，这与向寺庙捐钱积阴德有着本质
差别。
　　“华甫先生，邑之伟人也。”这是兴安
名流许鼎华为季华甫撰写墓道碑文里的称
赞。许鼎华少时曾经追随季华甫，对其“立
心行事”比较熟悉，他在碑文里记载了季华
甫的三件事情：一是在行旅必经之处的溶江
镇大溶江设立义渡，花重金造渡船两条，并
捐田若干亩保障渡夫的工食，使渡夫“无取
过客分文”。二是灵川县北的鲢鱼卡是湘桂
走廊上的重要节点，但休息亭年久失修，给
过往行人休息造成了很多不便，于是季华甫
捐资招工，独建“茶亭”，并于亭内设茶以
解行人之渴。第三件事情就是捐款数百金倡
导创办兴安小学堂，后带动了许多人踊跃捐
款，从而促成了小学堂的建立。其他修路建
桥等善举，则不一而足。
　　“季华甫作为陡军后裔，能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扎根灵渠之畔，用行动书写别样的
历史，是应当值得称道的。”杨迪忠表示。
　　到 20 世纪 30 年代，桂黄公路和湘桂
铁路相继通车，灵渠水运的历史终结，陡门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慢慢变成了历史陈
迹，陡军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是，陡军
远离故土、守卫南疆，保障灵渠正常通航，
为祖国安定、政治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这种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当下依
旧意义重大，而陡军后裔勤耕勤读的精神更
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灌溉成为灵渠的主要水利功能并
进一步发展。灵渠水滋养着陡军后代们生活
的大地，只见两岸人民精心耕作，陡门边群
鸭戏水，泛起层层涟漪，时或还从群山之
间，传来一声声火车的长鸣，呈现一幅新时
代的乡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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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被誉为世界船闸之父的陡门。

  图②：东村是研究灵渠陡军文化的重要标本。

  图③：立于东村的季、颜、宿三姓陡军始祖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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